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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家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和探讨，对家族文化进行了较为直接、全面的描写，

展现出了宗法家族文明的强大力量和生命力，不仅可以深刻左右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和白鹿原形势的发展，

更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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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White Deer Plain, its author Chen Zhongshi has made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clans. With a direct and comprehensive portrayal of the clan culture, the novel shows the strong 
power and vitality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civiliz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White Deer Plain,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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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版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白鹿原》因其文本内容的完整性和史诗性被认为是现象级的文学作品。

《白鹿原》正面抒写了包括正统儒家文化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文化在内的厚重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这种

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家族进行了比较深入

的阐释和探讨，对家族文化进行了较为直接、全面的描写，“揭示出了宗法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东

西”[1]，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不为多见的。陈忠实的叙述中刻意隔离和疏远了政治和阶级的正统叙事，

着重笔墨写家族生活和宗法制度，强调中国乡土社会中家族文化与宗法制度的重要性，用民间的视角将

中国文化中的家庭意识和家族文化展现在小说中。本文将从多方面剖析《白鹿原》的中国家族文化叙事。 

2. 表现宗法家族文化的深远影响 

家族文化叙事是《白鹿原》文本内容的重要体现，作者通过描写这种文化下的日常生活和宗法仪式，

塑造拥有威权和道德感召力的封建大家长形象，描绘了绵延几十年的家族斗争，表现了宗法家族文化的

强大力量和它在文明传承中的深远影响。 

2.1. 阐释乡约的规范作用 

《白鹿原》关于《乡约》的描述，体现了传统宗法家族体制下乡规民约文化对人们生活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村落或宗族都会有乡约形式的规范，来体现对族内成员道德伦理、日常行为等方

面的要求，乡规民约形式的规范是记录中国古代家宗法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小说中，《乡约》的实

行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当时古老的白鹿原首次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朱先生制

定了《乡约》作为大家行动的准则，体现了对宗法家族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并使之成为原上民众共同遵

守的约定和维护宗法秩序的规则。《乡约》制定后，白鹿村所有人团结一致，共同修缮祠堂，举行祭祀

仪式，编写族谱祭奠亡故之人，各种不良行为几乎消失，人们的生活安宁而各得其所。在传统道德的规

范下，在族长白嘉轩的带头践行和感召下，原上的子民把小家的事当作家族共同的事。家族文化共同体

的思想如同一条纽带把原上的百姓们紧紧地串联在一起，这些描写细致全面地勾画出乡土宗法家族社会

在儒家知识分子和乡绅结盟统治下的德治模式[2]，表现了传统家族文化对人们行为和思想的强大教化作

用。 

2.2. 塑造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族长形象 

在宗法家族文化中，需要一个大家长的威权来管理日常生活和维护家族秩序，以保证家族事业屹立

不倒、兴旺发达，即所谓“以家人皆无能力，皆无责任，而以一人肩之”。在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的

形象很好地诠释了宗法家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复杂性。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一生恪守仁义的准则，

坚韧顽强地恪守着宗法家族文化的立场和自己作为族长的责任。他对人仗义善良，对朋友兼仆人鹿三真

诚尊重，对鹿子霖和黑娃以德报怨。他在各种动荡和灾难面前保持定力，冷眼旁观一再上演的历史的暴

行和荒诞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坚定地按照传统文化规矩的要求生活和做事。白嘉轩始终站在家族文

化立场行动，甚至他自己也成为了这种文化坚韧力的象征，但是在新旧制度交替的动荡年间，他所信奉

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在冲击下被重创，他代表的文化和体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他的坚守从历史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20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何兆强 
 

 

DOI: 10.12677/wls.2023.112026 148 世界文学研究 
 

展趋势来看又是无力且悲哀的。另一方面，白嘉轩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为了延续家

族血脉，白嘉轩连续娶七房女人，而这些女人正值青春却相继香消玉殒，葬身于家族繁衍和秩序维持的

“豪举”中，这体现了宗法家族文化中，女人没有主体地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传宗接代、家族延

续的工具。在田小娥的悲剧中，白嘉轩也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田小娥所求的只是一个男人的真爱和关心，

过上幸福稳定的家庭生活，因而想进祠堂，成为原上的“合法住户”。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田小

娥与白嘉轩的冲突，是欲望、本能、自由的追求与宗族文化总体性的冲突”[3]，她的挣扎和反抗的经历

反而使她成了白鹿原上的“坏女人”，遭到了誓死捍卫宗法家族文化的鹿三和白嘉轩的坚决反对，这也

注定了她无法正常的在白鹿原上生存下去，最终只能落得悲惨结局。“饱经沧桑的白嘉轩身上是儒家传

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双面体现，也是人性复杂的真实再现。”[4]白嘉轩正面和局限的描写刻画，真实地

反映了宗法家族制度的两面性，既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顽强的生命力与塑人功能。也显现了保守和不

容异端的局限性和残酷性。 
对家族斗争的描写也构成了《白鹿原》家族文化叙事的重要内容。白嘉轩家族和鹿子霖家族争夺白

鹿原领导权的斗争是贯穿全书重要线索，这种家族权力斗争是在古老中国政治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剧目。

鹿子霖和坚持传统文化立场的白嘉轩截然不同，他毫无原则，不择手段，奸诈狡猾，他和村子里众多女

子有染，生下孩子让他们认自己当干爸；为了给白嘉轩致命一击，他让屈身自己的田小娥去引诱白孝文，

可见其做事风格之低。面对动荡的时局，“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耀门庭的思想”[5]让他选择了主动顺应，

热衷官场和政治投机，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在变化无常的形势下，鹿子霖为官生涯过的是提心吊胆，

最终在自己吓自己中变得疯癫而死去。 

2.3. 传递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 

《白鹿原》在探讨宗法家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同时，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一

方面，作者通过对白嘉轩的形象塑造和对《白鹿原》对家族文化的正面描写明确肯定了宗法家族文化和

这种文化构造出的社会形态和典型人格。但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发展大势，他遵循现实的逻辑，如实写

出了这种文化的弊端和它在时代风雨下的颓败和衰落，表达了对宗法家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失落和未来

前途的忧思。作者一步步写出了白鹿原乡约规范下的秩序逐步瓦解的过程，他的态度是悲观的，小说最

终白嘉轩的眼睛瞎掉，身形佝偻，“学为好人”的黑娃死于非命，《乡约》规范下的宗法社会事实上已

经成为过去，对此，作者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赞成或者批判，他把《白鹿原》视为自己的“棺枕”[6]，以

记录厚重民族文化立场来进行观照，正如他在小说扉页所引的巴尔扎克语：“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3. 描绘现代变革对宗法家族文化的冲击 

《白鹿原》将宗法乡村文明放置在现代变革的节点上来描写，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变革到来是两条

交织的线索。陈忠实无疑倾向于白嘉轩代表的宗法家族文化，但他把主观愿望逐渐让位于历史本身，客

观地写出了宗法家族体制在社会变革的冲击下逐步瓦解的过程，以及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变革背景下人物

命运的翻转。 

3.1. 年轻一代脱离旧生活的轨道 

《白鹿原》对白鹿两大家族年轻一代命运翻转的记述表现了社会变革对传统秩序的冲击分化。在社

会变革和动荡时局的大背景下，白鹿原上的人群产生了分化，年轻一代开始主动拥抱变革。辛亥革命后，

代表近现代社会潮流的启蒙和革命的思潮接踵而至，对白鹿原上的传统秩序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这种

冲击首先是观念上的，白鹿两家的年轻人通过外出求学受到新文化的洗礼，用新文化、新道德置换了宗

法家族文化观念，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和对传统秩序的否定，并在行动上开始脱离甚至反抗传统的宗法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2026


何兆强 
 

 

DOI: 10.12677/wls.2023.112026 149 世界文学研究 
 

家族秩序，寻找新的政治和身份认同。例如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人外出求学，拒绝家庭包办婚姻、

认同并参与国民革命，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在现代变革到来之际脱离父辈旧生活轨道，投身到近代中国社

会变革的潮流中。 

3.2. 宗法家族体制在社会变革冲击下衰颓 

不仅如此，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对白鹿原的宗法乡村秩序直接形成了全面的冲击，如果说民国初

年的“交农”事件白鹿原传统秩序和军阀政府在经济盘剥方面的一次冲突，那么国民革命时期黑娃“闹

农协”和“四一二”后田福贤的报复从土地、族权、政权、神权、男权各个层面对白鹿原的宗法家族秩

序形成了极大冲击。在这一场风波中，白鹿原的祠堂遭到损坏，记录乡约的石碑被击为两半，此后再也

无法完全修复，这暗示了白鹿原宗法家族体制很难再回到之前秩序井然的状态。 
在此之后，白鹿原这个曾经古老平静的乡村成为了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白鹿原上的几代人都

卷入动荡和变革之中，一再上演的历史暴力使他们的命运陷入争斗的漩涡。在这之中，当然有近代政治

斗争的主义，党派等因素，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家族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延续，乡土文化与激进变革相互交织，而不是相互替代或抵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白鹿两家两代

人不同的生活坚持与思想追逐实际上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的现实状况。”[7] 
小说最终揭示了在社会变革和家族争斗的浪潮下宗法家族体制衰颓的命运，“在主导的文化与崛起

的文化叙事张力中，《白鹿原》展示了民间理想的幻灭与由此而带来的民族精神迷失的困厄。”[8]仁义

的代表白嘉轩在遭受黑娃打击后再也无法直腰，他的弯背暗示着白鹿原的宗法家族制度遭受了无法愈合

的重创，社会变革的残酷使乡村文明的力量黯然失色。在小说结尾，鹿兆鹏动员白孝文和黑娃起义，而

白孝文直接除掉了妨碍自己的起义的保安团长，将起义功劳据为己有，坐上了县长的位置。之后他设计

冤杀已经“学为好人”的黑娃，其凶残和无原则表明其父坚持的仁义传统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白鹿

原权力场上的规则已经不再是白嘉轩、朱先生所熟悉和认同的信条。小说结尾处渲染了岳维山、田福贤

与黑娃一起被枪决的盛况和白嘉轩晚年的悲凉处境，这意味着白嘉轩毕生坚持的宗法家族文化失去了支

配地位，其情节充满着悲剧和不祥的意味。 

4. 张扬宗法家族文化的作用价值 

在《白鹿原》中，作者以充沛的感情对《白鹿原》中的宗法家族文化以积极正面的描写，不仅全景

式地描绘了这种文化体制下的生活秩序和伦理观念，而且通过大量情节彰显了宗法家族文化多方面的积

极作用和价值，对今天我们如何对包括宗法家族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思考。 
在今天的角度看《白鹿原》的宗法家族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我们厚重的民族文化历史的一部分，

深深孕育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需要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和继承。 

4.1. 表现宗法家族文化的教化作用 

作为“神秘的家族寓言”[9]，小说写出了祠堂文化和祭祖文化在宗法家族体制中的重要意义。在各

种灾难发生时，白鹿原上祭祖的祠堂都承担着乡民精神的信仰。通过在祠堂举行的仪式，白鹿族员似乎

进行了一次魂灵的洗礼，确认了自己的精神上的归属感。祠堂昭示了宗法家族文化强大的感召力，浪子

回头的黑娃最终跪倒在祠堂，“学为好人”。祠堂又是维护秩序，惩罚叛逆的庄严场所，在祠堂举行的

惩罚田小娥的仪式表现了宗法制维护道德礼教和男权时表现出来的威严和权威。在今天，祭祖文化和祠

堂文化维持人们关系的纽带作用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对这些文化因素善加利用，并尽量避免其不利

影响。 
小说通过《乡约》实施过程和白嘉轩执行族长权利的情节，表现了宗法家族文化对乡村的凝聚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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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用。在白鹿原上演的这部民族秘史中，白嘉轩自觉地以家族族长的身份，按照宗法家族文化要求，

维护着宗族秩序。他具有坚定文化信念和品格，这种品格源于他恪守的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因而他有

着强烈的保护传统文明次序的责任感。所以他请来朱先生制定《乡约》，使白鹿原上社会风气有了极大

改善，白鹿原上一度风俗淳朴、安居乐业，从此有了“仁义村”的美誉，而“仁义”正是白嘉轩倡导的

儒家教化精神的核心，起到了安定人心，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 

4.2. 肯定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和塑人功能 

小说通过对宗法家族文化下光辉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和塑人功能的肯定。

有学者指出：“被打倒近百年的‘封建家长’，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大气凛然。这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

奠定了《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0] 
小说中的朱先生是传统文明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拥有大智大慧，而且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讲学、

治学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他有广博磊落的胸襟和浩然之气，有单身却敌、禁种鸦片、施助哀鸿等壮举。

他的出色智慧和超凡品格几乎让他成为神化人物，他对社会变化和人事沧桑洞若观火，甚至可以预知未

来几十年后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去世后化做白鹿。这些描写实际上表现的是作者对传统文化智慧和生命

力的肯定。当然，作者并不讳言朱先生的缺点，比如对城市日子特别是商业活动的成见，把军统的“统”

误听为“桶”。这些缺点也是传统文明的缺点—轻视商业，封闭性等。 
白嘉轩代表的品格、修养，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在 20 世纪激烈变革的背景下，他的光

辉人格熠熠生辉。他反对任何过激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忍性，在变革或灾难面前冷静克制但绝不被打垮。

他对黑娃以德报怨，接受黑娃的“悔过自新”，并且后来竭尽全力解救黑娃。在白嘉轩的身上，充分体

现出来民族文化光辉的一面。在这些方面，白嘉轩的精神是逾越时代的，他真正反映出了家族文化和传

统文化的精华。 
《白鹿原》不只反映了传统家族文化正统部分，还深入地反映了传统乡村中客观存在的民间文化，

如民间宗教、民间习俗人情、民间戏曲等。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秘文化。小说中写“白鹿精灵显灵”，

写田小娥身后魂灵附体，引来瘟疫、化为飞蛾等，这些都是令人难解的景象，具有魔幻和神秘色彩。客

观地说，神秘文化一直存在民族意识的深处，也存在于家族文化之中。《白鹿原》写出了这部分内容，

不仅丰厚了它的文化内涵，而且使小说增加了奥秘的氛围，达到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效果，而这些民间文

化在今天也格外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探索。 

5. 结语 

总的说来，家族文化叙事是《白鹿原》文本的重要内容，《白鹿原》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

的，它全景式地展示了现代视野下的传统家族文化，详细地描写了这种文化下人们的生存繁衍，日常生

活，文明传承，权力斗争等内容，肯定了宗法家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它对人的深远影响。并展示了在社会

变革时期，宗法家族体制受到冲击并逐步瓦解的历史过程，描写了在这一过程中家族儿女命运轨迹的起

落和演变，对 20 世纪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和反思。对于《白鹿原》描写的宗法家族文

化。今天的我们需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进行总结和继承，发扬光大我们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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